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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听音为字”看“戏”“ ”“丫麻”
崔 山 佳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提 要 由于“听音为字”，明清白话文献与现代汉语中作为“性交”义的字有多

种写法。从理据来看，“戏”字最准确。“女性的阴部”也有不同写法，“ ”字最准确。与“ ”

有关的还有“丫麻”等，与“ ”同义，是隐喻用法。

关键词 近代汉语 方言 戏  丫麻 听音为字

王云路（1996）认为把“买、汰、烧”说成“马大嫂”是人们利用语音上的联想而

创造的新词，是为“听音为字”。这种 现象古今都有。

语言事实确实如此，各地方言中因语音的变化，这种现象似乎更为多见。

1.“戏”及其他

明清白话小说中有“娘嬉”的说法。如：

（1）他听得陈府判差人请王瑞去教书，心中暗忖道：“……终不然我还是肚才弗

如这娘嬉，人品弗如这娘嬉……”（《鼓掌绝尘》第 37回）

（2）听得魏监出场，雌声雌气，他便口里狠狠骂道：“杀个娘嬉，何等勿好！”（《生

绡剪》第 7回）

石汝杰（2009:222） 对例（1）中的“娘 嬉”做了注 释：“同‘娘戏’，通用于浙江北

部的骂人话，比‘他妈的’更厉害些，有各种写法。”

说“娘嬉”是“通用于浙江北部的骂人话”不准确，因为《鼓掌绝尘》的作者古吴

金木散人是苏州人，苏州属江苏，不属浙江北部，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北部吴语。

也写作“娘稀”。如：

（3） （作打倒净，搜出银子介）银子在这里了，且饶你这娘稀的。（《清忠谱》第 4折）

也写作“娘喜”。如：

（4）（付背介）介贼娘喜个！我答宁波慈溪驼子一百两银子当畅一景个事，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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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 嬉个全然弗拉心上。盖个嬉丫麻个！（《缀白裘》第 3集第 1卷）

更多的写作“娘戏”。如：

（5）那皮匠又赶去陈公子身上狠打上几下，道：“娘戏个，我 千难万难讨得个老

妈，你要戏渠！”（《型世言》第  27回）

（6）皮匠便说：“个娘戏！阿答虽然不才，做个样小生意。阿答家叔洪仅八三，

也是在学，洪论九十二舍弟见选竹溪巡司，就阿答房下，也是张堪舆小峰之女。咱日

日在个向张望，先生借重对渠话话，若再来张看，我定用打渠，勿怪粗鲁。”（《型世言》

第 27回）

（7）书童又把钱公布假牌事一一说 与，那皮匠道：“这贼娘戏，他到得了银子，惊

得我东躲西躲两三年。只方才一惊，可也小死，打杀得娘戏好。” （《型世言》第 27回）

还有单用“戏”字的例子。如：

（8）那皮匠又赶去陈公子身上狠打上几下，道：“娘戏个，我千难万难讨得个老

妈，你要戏渠！”（《型世言》第 27回）

（9）皮匠便跳起道：“放屁！你家老妈官与人戏，那三五两便歇？”（《型世言》第

27回）

浙江宁波也有此骂人话，如宁波市区、鄞州等。奉化方言常说“娘戏煞”。

上面的“稀”“嬉”“喜”都是“听音为字”。在吴语的一些方 言中，上述几字语

音上差不多，但细究起来，“戏”更为确切。“娘稀”的“稀”一般作形容词，但“稀”在

这个组合中不知所云。“娘喜”的“喜”，对象也太广。“嬉”与“戏”两个字音比较接近，

而且很早就已经同义。如：

（10）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

这里的“戏”义为“游戏；逸乐”。《汉语大词典》收有“嬉戏”一词：“游戏；玩乐。”

如：

（11）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史记·律书》）

（12）石（元石）既克城，意益骄怠，置酒嬉戏，无警防之虞。（《魏书·郑义传》）

（13）不如同异两俱冥，得鹿亡羊等嬉戏。（宋苏轼《谢苏自之惠酒》）

（14）它们像一只只墨蝶，在嬉戏，在追逐，全不知人间伤心事。（徐迟《火中的

凤凰》）

这样从理据来看，“嬉”似乎比“稀”“喜”更贴切。

石汝杰等（2005:651）罗列“戏”义项有六，其四是：“调戏。”如：

（15）他 今日又来戏我，我骂将 起来，方才走去。这般恶兽，还要相交他怎的！

（《欢喜冤家》第 1回）

石 汝 杰 等（2005:456）收“娘 戏”，注 释 为：“詈 语，他 妈 的，狗 日 的。”石 汝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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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22）解释例（5）的“娘戏个，我千难万难讨得个老妈，你要戏渠！”说：“他妈

的，我好不容易娶了个老婆，你要调戏她！”石汝杰（2009:232）也对“娘戏”做了注释：

“骂人话，类似‘他妈的’。戏，玩弄，调戏。”石汝杰（2009:234）对例（5）的“你要戏渠”

做了注释：“戏，调戏。下文还有‘你家老妈官与人戏’。”总之，石汝杰认为“戏”就是

“调戏”义。

上述对“戏”的解释，可能来自《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戏”义项二是：“开

玩笑；嘲弄。……亦指调戏。”如：

（16）一日，丹忱以手戏之，素娥严拒不受狎。（徐喈凤《会仙记》）

上例中的“戏”确是“调戏”义，但例（8）（9）中的“戏”不是“调戏”，而是比“调

戏”更进一步的动作行为，即“性交”。同时，例（5）（6）（7）中的“戏”也是“性交”义。

又，例（1）（2）的“嬉”、例（3）的“稀”、例（4）的“喜”也应解释为“性交”。正因为此，

用为“性交”义的本字应该为“戏”。

白维国（2011:1658）罗列“戏”的义项有四，其四是：“性交。”如：

（17）我如今也不戏了，待你睡一睡，晚些好和他征战。（《绣榻野史》上卷）

（18）他白白的戏了你的老婆 ，你也戏他家的牝才是。（《绣榻野史》下卷）

例（18）“戏”后面还有一个“牝”。《现代汉语词典》“牝”注释是：“雌性的（指鸟兽，

跟‘牡’相对）。”但《汉语大词典》“牝”的义项有八，其二是：“牝户；阴户。”例（18）

的“戏”更明确地是指“性交”，而不是一般的“调戏”。“戏”解释为“性交”是正确的，

但白维国（2011:1658）例句太单一，只举一部作品。其实，明代白话小说中，“戏”的

这个义项有很多例子。

白维国（2015:2269）中“戏”的义项三是“性交”，例句也是《绣榻野史》。

也有人把“性交”义的“戏”写作“细”。如：

（19）不意话犹未了，只见一个小茶房走来，对着仲芳道：“ 嗱，那处没寻到，

嗱，你先生还在这里 ，娘个细劈，船主叫请买办呢，快点儿上去罢， 嗱，细劈，急的狠

呢。”（《冷眼观》第 17回）

石汝杰等（2005:648）收“嘻”：“略开一缝；咧（嘴）。”字又可作“嬉”“喜”“ ”“戏”。

这是动词，因“听音为字”，居然有五种写法。元明清时期，就某个名物或其他，写

作不同的字是常见现象，那么就“性交”义的动词，写作“ 嬉”“稀”“希”等就不足

为奇了，但这些“听音为字”的字，就其“性交”义的理据来看，都不准确，而“戏”则

是确切的。

由上面可见，“戏”有的写作“嬉”“稀”“喜”“细”，还有下面要说到的“希”，从

理据来看，应该是“戏”最准确，它单独就有“性交”的意义，而“嬉”“稀”“喜”“细”“希”

等是因为不懂方言用法，而用同音字音近字代替，是“听音为字”。“嬉”虽然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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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义项与“戏”同义，但“戏”后来引申出了“性交”义，而“嬉”没有。这可能与“嬉”

有“玩”义，“戏”有“调戏”义有关，即“性交”与“玩”不如“调戏”在语义上更接近。

又因为不懂方言义，把上面几例的“戏”解释为“调戏”也是不对的。

另外，朱彰年等（1996:474-475）收“嬉 ”：“〈动〉男女性交；牲畜交配。”如“娘

嬉 ”（骂人话），俗语有云：“乡方处处别，吃饭呕嬉 ”“头发秃顶，嬉 背命”。但“嬉”

在古代文献中没有单独作“性交”解释的用例，而“戏”却有用例，所以应该还是以

“戏”字为好。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2010）未收“戏”的这个 义项，《汉语大字典》也未收。吴

士勋等（1992）、高文达（1992）、许少峰（1997）等一些近代汉语词典也未收。许少峰

（2008）“戏”收有八个义项，但也未收“戏”的“性交”这个义项。较早时期陆澹安

（2009a）也未收。

王学奇等（2002）有 350 万字，共收集宋代至清代的戏曲词语 11000 余条，被称

为中国古代戏曲语辞集大成之作，规模恢宏，史脉可寻，是近年来戏曲词语研究中重

大的收获。其创新之处在于把历代词义相近的曲辞集中到一个辞条下比较异同，提

高了训诂学水平，丰富了汉语语汇，成为学习古代汉语和整理研究古本戏曲的必备

工具书。前面戏曲中的“戏”也有“性交”义，如明王世贞《鸣凤记》、明周履靖《锦笺记》

等，但王学奇等（2002）未收，较早时期陆澹安（2009b）也未收。

就方言词典来说，许宝华等（1999）、李荣（2002）未收“戏”的“性交”义。吴方

言的“戏”有“性交”义，但吴连生等（1995）、闵家骥等（1986）也未收。宁波话“戏”

有“性交”义，但朱彰年等（1996）、汤珍珠等（1997）也未收，这可能与“戏”是秽词有

关，但词典就是词典，应该收“性交”义。

2．“ ”及其他

作“性交”义解的“戏 ”最准确。“ ”，《广韵·质韵》：“牝 。譬吉切。”朱

彰年等（1996:215）收“ ”：“同‘卵脬’。”朱彰年等（1996:215）收“卵脬”：“女性及

雌性动物的阴部（与绍兴等地义为‘阴囊’者不同）。也叫‘ ’‘幺么’。”汤珍珠等

（1997:352）也收“ ”：“女阴。”义同“屄”“卵脬”。“屄”，汤 珍珠等（1997:12）：“同‘ ’。”

因为方言记音不是很准确 ，有些人又不懂“ ”的准确含义，“ ”字在古今文献

中也有多种写法。例如：

（1）不意话犹未了，只见一个小茶房走来，对着仲芳道：“ 嗱，那处没寻到，

嗱，你先生还在这里，娘个细劈，船主叫请买办呢，快点儿上去罢， 嗱，细劈，急的狠

呢。”（ 《冷眼观》第 17回）

“细劈”两字都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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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写作“戏辟”的。如：

（2）忽见那边码头上，许多人都指着只轮船上却破口大骂。梅伯道：“这是什么？”

雨香道：“我也没有晓得，走过去瞧瞧罢。”走近了，听得骂人的都是宁波口音，“妈戏

辟”“妈戏辟”不绝于耳。见那只轮船錾着“北京”两个大字，雨香道：“是了，这只船

是专走宁波、上海一路的……这些人谅因被轮船耽误了日子，所以痛骂呢。”（《新上

海》第 13回）

“辟”也不准确。

王浚卿是江苏宝应人，宝应在江苏北部，因不明“戏”的“性交”义，而写作“细”，

这也是“听音为字”，因为“细”无论如何没有“性交”义。陆士谔是上海青浦朱家角人，

与宁波较近，又加上上海有不少宁波人，这个“戏”用得准确，但也不是很懂宁波话的

“ ”，或是因为“ ”比较生僻，所以写作“辟”，显然也是“听音为字”，“辟”无论如何

没有“女性的阴部”义。

也有写作“希匹”的。20 世纪 50 年代唐人的长篇小说《金陵春梦》写作“娘希匹”，

这同 样是不准确的。后来好多反映蒋介石的影视剧也由此写作“娘希匹”，是以讹传

讹。“希”也没有“性交”义，这个“希”与李玉《清忠谱》中“娘稀”的“稀”是同 音字。

“希匹”两个字也都不准确。

查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娘希匹”共使用 27 处，其中《宋氏家族全传》 7 处，《晚

年蒋经国》1 处，《蒋氏家族全传》1 处，杜卫东《开国第一反敌特行动》2 处，福贝《从

未领兵打仗的神秘将军》1 处，胡辛《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1 处，鲁青《蒋介石在中

国大陆的最后四十一小时》1 处，张剑《反正被害的爱国将领陈仪》1 处，《读者》合订

本 3 处，张正隆《雪白血红》1 处，沈永兴、朱贵生《二战全景纪实》3 处，邓贤《大国

之魂》1 处。以上的“娘希匹”都为蒋介石所骂，似乎为蒋介石所专用，显然是受唐人

《金陵春梦》或一些影视剧的影响。还有一些“娘希匹”是其他人所骂。如：

（3）“娘希匹！”杨重用浙江官话骂了一句，试试自己的嘴是否依然开合自如。（王

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说“娘希匹”是浙江官话并不准确。除了宁波，浙江其他方言似乎未见有骂“娘

希匹”的。

（4）“倘教书用得着来企业，娘希匹。”我最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公仆，芝麻

粒 似的官，放在今天，不照样也得下岗。看到人事处长傲慢的神情，我窝了一肚子火，

扭头就走。（陆步轩《屠夫看世界》）

陆步轩 1966 年出生于西安市 长安区，1985 年以长安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

京大学中文系。1989 年毕业 分配至长安区柴油机厂工作，后下海经商，从事过多种

职业，以“眼镜肉店老板”的身份闻名。2005 年，陆步轩自述人生的 20 万字纪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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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屠夫看世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陆步轩似乎与宁波没有任何关系。

（5）但是刘高得睡觉啊，所以当老宋砸开门之后进去，还没等说出“刘总，我找

你有要事相商”的话来，就被刘某人将官靴飞到了脸上，旁边老婆一看，这不是掳我

的强人吗，赶紧告诉丈夫之后，刘高想起平时的谣言更是怒火冲天，拿起电话来就吩

咐左右，“娘希匹，给我拿下！”（网络语料《无厘头水浒故事：完全强盗手册》，另有 1

处）

上例作者是王小枪，本名王晓东，1979 年出生，山西定襄人，毕业于山西医科大

学，后为编剧、作家，是最早进驻新浪网的专栏作家之一。王小枪与宁波似乎 也没有

任何联系。

至于朱学勤（2010;2016）所说的“娘希匹”事件，更说明“文革”时的朱先生是

不懂得“娘希匹”的真正含义的。

就理据来看，几种写法中应该“ ”最准确，它是“女性的阴部”义，且在《广韵》

中就有收录。“ ”与“劈”“辟”“匹”等也是音同或音近，与“戏”字使 用同样的原因，

也是“听音为字”。

又从上面的例子来看，“娘戏”“娘嬉”“娘稀”“娘喜”等，其实应该是省略了后

面的“ ”。

3．“丫麻”及其他

石汝杰等（2005:651）收“戏虾蟆”：“指鸡奸。”如：

（1）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

是不同，北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篷篷，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

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苦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石点头》卷 14）

上例的“弄苦葱”，石汝杰等（2005:651）原作“弄若葱”，误。

白维国（2011:1659）也收“戏虾蟆”：“男子同性恋的讳称。”例句同上 。

关于“鸡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 的注释是：“指男人与男人之间发生性行为。 ”

我们看例（1），“鸡奸”的注释是准确的，因为前面有“那男色一道”，从中也可见，“戏

虾蟆”中的“戏”确有“性 交”义。

许少峰（2008: 下 册 1987）收“戏娘”：“ 口头秽词，犹他妈的。”例如：

（2）［丑］嗏。匡去画门神。再弗凿些坑泞。常伯醒，我戏娘虾蟆，狗也弗射你！

我定用打渠。（周履靖《锦笺记》13出）

周履靖是浙江嘉兴人。因为不知方言中有“戏虾蟆 ”的 说法，许少峰（2008）竟

然收了“戏娘”这个词条，“戏娘”竟然作了“虾蟆”的定语，“戏娘”不成词，更是错误的。

其实，“戏娘虾蟆”应该是“戏娘的虾蟆”，“戏”的对象是“娘的虾蟆”，即“娘的 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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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作“虾蟆”的定语。上例的“戏虾蟆”义为“戏 ”，与《石点头》中的“戏虾蟆”

义为“鸡奸”不同。

看来，上面二例“戏虾蟆”意义有所不同，一是指“鸡奸”（男性同性恋  ），“戏”的

对象是男性。一是指“女性的阴部”，“戏”的对象是女性。或许前者是本义，后来泛化，

所指对象扩大了。

许少峰（2008: 下册 1987）收“戏丫麻”：“浙江方言，骂人的话。”如：

（3）［丑背云］这个戏丫麻，一百两银子还嫌少哩。［副末云］你怎么骂我。［丑

云］岂敢骂大叔。我慈溪乡语，但是敬重那人，就叫他是戏丫麻了。（《鸣凤记》第

4出）

许少峰（2008: 下册 1987）“戏丫麻”的注释“骂人的话”语焉不详。同时，说是“浙

江方 言”面也太广。

对“戏丫麻”一词，王起（1985）：“戏弄人的话，原义不详。”注释也不准确。隗

芾（1981）：“刁钻古怪、脾气不好的人。”注释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朱彰年等（1996:215）说“卵脬”也 叫“ ”“幺么”。朱彰 年等（1996:25）收“幺么”，

义项有二：①指嘴巴（含贬义）。俗语如“幺么馋痨，一世 好”，也说“幺么皮”“幺么

爿”。②同“卵脬”。其实，就古代文献来看， 应该还有“丫麻”“虾蟆”的写法。周志

锋（2006:108- 109）说到“戏虾蟆”与“戏丫麻”，上例前后也用到多个“戏丫麻”：

（4）［丑］牛大叔，昨日小礼到了么？……［副末］这个有了。只是少些。［丑

背云］这个戏丫麻，一百两银子还嫌少哩。［副末］你怎么骂我？［丑］岂敢骂大叔。

我慈溪乡语，但 是敬重那人，就叫他是戏丫麻了。［副末］如此多叫我几 声，折了银了

罢。［丑］这个就叫戏丫麻，戏丫麻，嵯娘戏丫麻。［副末］怎么有个娘字在里面？［丑］

娘者好也。［副末］罢罢。我不计较了。（《鸣凤记》第 4出）

周志锋（2006:109）说，“戏”犹入、 ，性交。而“丫麻”一词，宁波话有两义，一

是贬称嘴巴，二是指女性生殖器（朱彰年等，1996:25，168）。两个义项中， “嘴巴”与“女

性生殖器”两者有相似性，前一义项是本义，后一义项是前一义项的隐喻。

“戏丫麻”也有写作“嬉丫麻”的。石汝杰 等（2005）收“嬉丫麻”：“詈语，妈的。”如：

（5）［末］你方才说什么“嬉丫麻”，可是你在那里打乡谈骂我？［付］弗是吓，

我答  慈溪人个乡谈，但是奉承人，称为“嬉丫麻”。（《缀白裘》第 3集第 1卷）

把“嬉丫麻”注释为“詈语，妈的”，也不确。

查《缀白裘》，上例原文全文如下：

（6）［付］牛大叔听差了。我说：前日送的小礼，可曾到堂？ 怎么说到赃？ ［末］

吓，敢是那一百两头么。有的，只是少些。［付背介］介贼娘喜个！我答宁波慈溪驼

子一百两银子当畅一景个事， 个个贼 嬉个全然弗拉心上。盖个嬉丫麻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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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吓吓！你怎么骂我 ？［付］吓吓，怎敢骂牛大叔？［末］你  方才说什么“嬉丫麻”，

可是你在那里打乡谈 骂我？［付］弗是吓，我答慈溪人个乡谈，但是奉承人，称为 “嬉

丫麻”。［末］吓，你们乡里奉承人叫“嬉丫麻”？［付］正是。［末］赵先儿，今后礼物

不要送我，我最喜的是奉承，多奉承我几句就够了。［付］这个容易，请居正了。 ［末］吓。

［付］牛大叔。［末］老先儿。［付］ 个嬉丫麻。［末］哈哈哈！好吓！［付］ 个嬉

丫麻个！［末笑］哈哈哈！［付］ 个娘 嬉丫麻个！［末］住了，这句是骂我了，为何

多了一个“娘”字？［付］牛大叔连你家令堂太太多奉承在里 头了。［末］吓，连我家

家母多奉承在里头了？哈，哈，哈。多谢，多谢。［付］牛大叔，你个娘嬉丫麻答答窍个！

你个贼娘嬉丫麻！［末］哈，哈，哈。 够了，够了。［付］待我多奉承你几声。［末］够了。

（《缀白裘》第 3集第 1卷，即王世贞《鸣凤记·严寿》）

《缀白裘》中的《鸣凤记·严寿》，实际上就是明代王世贞《鸣凤记》第 4 出“严

嵩庆寿”。在用字上，“戏丫麻”写成“嬉丫麻”，这也是“听音为字”，如前所说，“嬉”

同样不如“戏”准确。

《鸣凤记》的作者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显然比同为苏州人的钱德苍用字准确。

同时，“虾蟆”与“丫麻”，也是后者准确。宁波方言中，“虾蟆”只有动物名这个本义，

而“丫麻”却有本义与隐喻两种用法。朱彰年等（ 1996:399）收“蛤蚆”：“蛤蟆。”俗

语有如“蛤蚆撩菜”，“恶人自有恶人磨，杨 会拨蛤蚆拖”，也叫“喷火癞 ”“ 放火癞

”A。

宁波方言中，“丫麻”也写作“幺么”。朱彰年等（1996:25）收的是“幺么”，义项

有二：一是“指嘴巴（含贬义）”，也写作“幺么皮”“幺么爿”；二是“同‘卵脬’”。朱彰

年等（1996:168）“卵脬”的注释是：“女性及雌性动物的阴部（与绍兴等地义为‘阴囊’

者不同）。也叫‘䏘’、‘幺么’。”汤珍珠等（1997:352）也收“䏘”：“女阴。”该词也写

作“屄”“卵脬”（汤珍珠等，1997:352）。

宁波方言中“幺么”还有写作“丫码”的，本义是“嘴巴，含贬义”（汤珍珠等，

1997:105），但在宁波话中也可以指女性的生殖器官，显然也是隐喻用法。

关于“鸡奸”，慈溪人说“戏虾蟆”，宁波人说 “善善”。周志锋（2010:64）说 ，“鸡

奸”明代慈溪话叫“戏虾蟆”，颇疑“戏丫麻”与“戏虾蟆”是一语之转，因为男女性交

跟男 子与男子性交毕 竟有诸多类同之处。也就是说，宁波话中“虾蟆”“丫麻”更多

的是指“女性的阴部”。这是“戏”的对象、部位，与明清时候的“戏虾蟆”中的“虾蟆”

A“ ”是“𪓿”的类推简化字。《说文·黽部》：“𪓿，𪓰𪓿，詹诸也。《诗》曰：‘得此𪓰𪓿。’言

其行𪓿𪓿。从黽，爾声。”段注：“《邶风·新台》文，今《诗》作戚施。”黄侃《蕲春语》：“案：今《诗》作施，

海宁语谓之癞𪓿，亦曰癞𪓿格博，格博即虾蟆音转也 。”（蒙张青松先生相告，谨此致谢）看来，不但

宁波方言把“蛤蟆”称作“癞𪓿”，海宁方言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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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有别。

奉化方言骂人有“幺么皮”，也说“卵脬皮”，“幺么皮”本指嘴巴，又义同“卵脬

皮”，也是隐喻。

石汝杰等（2005）因不熟悉“嬉丫麻”与“戏虾蟆”的关系，对两个词语注释不同，

前者是“詈语。妈的”，后者是“指鸡奸”，后者是准确的，前者不确切。

白维国等（2015:2269）又收“戏虾蟆”，注释是“鸡奸”的隐语，例句出自《石点

头》，但例子更多的“戏丫麻”却未收，也未收“嬉丫麻 ”。

周志锋附记（2012:113）说：“也许有人会说，考证这个词语有点无聊甚至庸俗。

但是，正如医生看病往往忽略性别，语言研究也无雅 俗之分。有鉴于此，戏为此文。”

我们深有同感。因为“戏”字以及“戏 ×”等词语在近代汉语文字、词汇研究，

还有汉语方言研究中都会碰到，此文应该还是有些许学 术价值的。同时，我们不禁

又想起好多年前有一小品，主角为魏积安，其中台词涉及“娘希匹”。因为作 者与演

员不懂“娘希匹”的真正含义，竟然在中央电视台这样庄重的场合，对“娘希匹”进行

了不恰当的展开、调侃，“希匹”被说成“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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